
会上，校长正在宣布参加今年
高考监考的教师名单，又勾起我对
当年高考的回忆。

1978 年 12 月 22 日，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
幕，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徐徐拉
开。也正是这个时候，县里为了让
更多的农村孩子考取大学，对全县
非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进行了一次
统一考试，择优选拔了 302 名学生
到歙县五七大学（现在的歙县二中
所在地）进行集训，备战 1979 年的
全国高考。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是被县
教育局从各农村中学抽调来的教学
精英。有被誉为“物理大师”的胡光
度，也有被称为“数学大王”的江天
一和“语文名师”鲍弘德等老师。

1979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极
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饱经磨难
的共和国迎来“而立”之年；这一年，

中美建交，标志着长达 30年之久的
不正常状态结束；这一年，亲如兄弟
的越南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国对
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那一阵子晚
饭后到晚自习前的时间，学校屋顶
上的高音喇叭就经常播放《中美建
交公报》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报
等，偶尔也放点音乐和广播剧，如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什么的，让我
们放松一下。

学校里的人员很是复杂。有高
中生，也有初中生，还有中师生和驻
军部队。周围不是工厂，就是农
田。工厂里隔三差五要放场电影，
我们忙里偷闲也看过《母亲》、《柳毅
传书》和《未来世界》。农田里的庄
稼收割结束，学校就组织我们去拾
麦穗、捡黄豆，然后发点饭菜票作为
我们的劳动报酬。

大约是在高考前两个月，学校

举行了一次理科生分班考试，总分
前 50名组成理（1）班，瞄准的是全国
重点大学；后 50名编入理（6）班，备
战的是高中中专学校，争取让大家
都跳出农门。然而，1979年全国有
近 470万人报考，600多所高校共录
取新生 27万多人，录取率只有百分
之五左右，要想跳出农门谈何容易。

父亲得知我考进理（1）班的消
息后，带着一桶由黑豆粉、芝麻粉、

糯米粉外加白糖混合一起的“营养
品”，从一百多里地的乡下赶来，还
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文革”前编写
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宿舍里的电
灯 10点半统一熄灭，我的同桌经常
站在路灯下，甚至躲在厕所里阅读
父亲给我买的书籍。

我们理（1）班的同学可以说是
废寝忘食的，打不到学校食堂里的
饭菜是司空见惯的。好在驻军部队

对我们特别关心，时常把他们剩余
的米饭、馒头便宜卖给我们。

从 1979年起，高考试卷由教育
部统一命题；也是从这一年起，高考
时间定为每年的 7 月 7 日至 9 日。
这样，7月就成了决定莘莘学子命运
的时刻，也就有了“黑色七月”一说。

考点就在我就读的学校，考场
就在我上课的教室，应该说是天时
地利人和。可是，那年的高考试题

实在是太难。化学和写作算是我的
强项，结果都发挥失常。至今还记
得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缩写《陈伊
玲的故事》”，平时就没有进行过这
类写作训练。

有件事说起来也许难以置信。
那时考场里连一只挂钟都没有，学
生更没有手表。高考时，监考老师
就在黑板上画上一只钟，然后隔一
段时间就改变一下时针和分针的位
置，算是提示我们把握好答题速度。

父亲听我说考得不好，就准备
了两个方案：一是去他联系好的中
学当代课教师，来年再考；二是他马
上办理病退手续，让我顶班。真是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不过，我没有
去当一名临时的代课教师，而是成
为一位正式的公办教师。

想念当年朝夕相处的同学，思
念当年默默奉献的老师，怀念改变
我命运的 1979年高考！

泛黄岁月中的恋情 孙 洁 人生档案

 项丽敏 文/摄

他们是曾经的恋人，却已相
离五十年。

她，出身于医学世家，家中
有多位名医，只是父亲，在国民
党的抗战机构任过职，于是，家
庭成分不好。他，贫农家庭出
身，放牛犁地打猪草，父母祖辈
都是苦吃苦做的农民。

他俩小学就同学，成绩一直
优异。初中毕业，他们都在前十
名，他如愿以偿考上了高中，她
却因为成分不好，政审没有过
关，成了备取。只能回家，考了
一个中医学徒的名额，从外祖父
和舅父学医，三年后，她成了一
名身穿白大褂的乡村医生，他则
跨进了一所医科学院的大门。
乡里的医学老前辈看好这两个
孩子，做主给牵了线，让两孩子
处着对象。

青春年华，她中等个子，剪
水双瞳，秀发拂肩，美丽美好颜
值高；他是高个男孩，清癯匀称，
剑眉朗目，一副高帅的模样。熟
识的人们都赞叹，一对玉人。

那个年代，即便谈了恋爱，
也是保守的。聚时，站着说几句
话，帮忙担桶水，在家吃个山芋
米粿而已；分开时，只有羞涩的
思念，那些思念，都托付给书信，
邮驿来去，蹉跎在时光中，交替
在岁月里……她文笔细腻，绵绵
细细，一封信往往好几张纸，细
诉衷肠，那些平日里不敢讲的话
语，想象中的情节，生活工作中

的琐事，都被描述了又描述，如
同闲淡的散文，让他读了快乐不
已，如同看见她弯弯的秀眉，调
皮的笑窝。而他的信，简洁，不
啰嗦，大而化之，一副老夫子的
言辞，一看，也就是他那严谨的
模样。彼此心中，都在憧憬未来
的生活，他想一毕业就回家，不
论县医院还是乡医院，反正要和
她在一起，尽管，他是公认的高
材生，可以留在省城或其他大城
市的大医院。

未及毕业，文革开始了，高
校有点乱，可是，他对参加活动
不热心，照旧看着医书，打发日
子。她的信里则多了些忧虑气
息，因为家庭成分，他能猜到，她
面临着许多压力，于是写信宽
慰，但他本不善言辞，也不知道
怎么劝慰，也只能把信写长，告
知自己学习中的一些情况，甚至
课程设计、解剖病理等等，希望
她领会，看懂，明白。

寒假回家，他把她两年的来
信整理了一下，用只塑料袋装
着，藏在了家里的阁楼上。去找
她，她情绪很低落，他也不知道
说什么好。正逢她又要被派到
外地中医院去学习，于是，他也
提前回了校。

回 校 后 不 久 ，父 母 便 写 信
来，说他们家被造反派抄家了，
她母亲被批斗被游街了等等，并
问儿子是否考虑把这门亲事给
回了？他立即书信回家，不要，

他爱她，一定要娶她的。父母没
有再回信。然而，接下来却很久
都没有收到她的信，奇怪，写信
回家，父母却说，没信就没信，有
什么奇怪的，他们已经代他回绝
了女方，让他好好读书，找个家
庭成分好的女朋友。他向辅导
员请了假赶回家，要求父母去道
歉去想办法去重新说和，母亲却
说已经回绝，不可能转圜，并说
她写来的那一塑料袋信，都拿去
退还了。他与父母争吵，母亲拿
出农药，扬言要自杀，他是孝子，
叹息，无奈，一路流泪一路敲着
自己的脑袋回到了学校。

两个有联系的人，突然断了
来往，而且，没有互相追究。他
等着她来问责，来哭闹，来骂他，
可是，她一点声音都没有，似乎，
直接地，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
……

日子，在平淡、麻木和乏味
中迁迭……他毕业了，应父母要
求，放弃了省立医院，来到县医
院，同事介绍了一个塑料厂的女
工给他，他顺意地结婚、有了孩
子，多年后，妻子买断工龄下了
岗，儿子上了大学工作成家，四
五十年一晃而过，他也退休了！

这期间，他们虽然在一个县
工作，可是她由中医转成妇产
科，也调动过两个医院，他却一
直在县医院，主治小儿科。他们
几乎没有交集，而且奇怪的是，
开会，进修，培训，他们也从来都

没有见过面。他悄悄打听过她
的情况，她嫁的是一位外科医
生，家庭成分也不好，但是他们
恩爱，育有一儿一女，都上了大
学，颇有作为。他们琴瑟相合，
退休后还应外地医院所聘，去干
了几年活，生活富足安乐。

退休之前，某次，一个青年
女子，长得特别像年轻时的她，
带个孩子来找他看病，孩子严重
感冒，疑似脑炎，他要求做腰穿，
女子恨恨地瞪了他一眼，抱着孩
子另找了医生诊治，原来只是肠
胃型感冒而导致的电解质紊乱，
人家输液两瓶，孩子便活蹦乱跳
了。他一问，原来，那青年女子
居然是她女儿，他心里嘀咕，又
一次得罪了人家……

一个春天里，县卫生局组织
退休医务人员去一个著名景点
看油菜花，他参加了。上车后浏
览名单，才发现她的名字赫然在
列。他用眼睛余光到处搜寻，终
于看见了头发已经花白，戴着眼
镜，和他一样已经年老了的她！

下车后，不知道哪里来的勇
气，他主动喊了她，她淡淡地点
了个头作为回应。

于 是 ，在 那 片 春 天 的 花 海
里，他主动地问起她的情况，似
乎知道得越多，就越心安。她矜
持有度地回答，一问一答，并不
多言。游人众多，他们如非常熟
悉的朋友和同事，互相交谈着，
并不引人注目。然后，他主动把

自己的家庭情况告诉了她。说
着说着，他突然就冒出一句：当
年是我对不起你！

她 沉 默 了 ，过 了 一 会 儿 才
说，都过去五十年了，还提什么？

他支吾着：是我懦弱，不敢
坚持！

她突然有些愤怒：你母亲把
那些信，寄到我单位，单位把它
放在那里展览，作为“地富反坏
右”子女思想问题的见证，我还
被挂上牌子游了街，你知道吗？

他 怔 住 了 ，他 从 来 没 有 想
过，他，他们家，如此严重地伤害
了她！

接下来的行程似乎无味，又
特别耐人寻味，他跟在她后面，
一直无语，一直愧疚，一直提不
起精神游玩。快结束时，他再次
鼓起勇气，说：我们合个影，可以
吗？

不可以！她干脆地回绝！
终于，他趁着她与别人合影

时，快速地抢拍了几张。
回程，他向导游问了她的手

机号码，发出了一条短信：是时
代，是政治，也是性格，所幸不是
悲剧，希望你释怀，期望你原谅！

车子，在春天的油菜花海中
飞驰，他不断地看手机，她一直
没有回！

下车时，她的丈夫来接她，
她步履轻松地迎上去，两人并
肩，她突然回首，对他笑说了一
句：再见！

五月的第六天，立夏节。从
这天开始，牧神的歌吟就是夏天
的曲调了。

皖南入夏最明显的特征是山
的颜色，不再像之前那样繁复。之
前，也就是春天的时候，若是请画家
来画皖南的山，得把所有的颜料盒
打开，赤橙黄绿青蓝紫，一样也不能
少。入夏后就简单多了，只需一管
绿色，就能画出皖南山间的景致。

也不只是山，入夏后皖南的
村庄、田野、道路，都是绿的，甚至
天空也被洇染，变成绿色，整个世
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这个时节，一个人走进山中，
很快也会被倾覆下来的绿染透，眉
间脸上，摇摇晃晃全是绿的影子，
风穿过竹林和青草，拂在手臂上，
毛茸茸，感觉身上也伸出了绿色的
枝条、藤蔓，缠绕着向四处蔓延。

当然，仔细看的话，山间低处，
除了绿还是有其它颜色的，比如金
银花的白，五月菊的黄，益母草的
紫，野草莓的红，野蔷薇的粉。

金银花就是忍冬，初开时是白
色，开至快要凋谢时转黄。金银花
的外形没有什么特别，并不起眼，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香气。金
银花的香气是木质的——朴素、清
新，明媚却不甜腻。入夏后，金银
花的香气就弥漫开来，即使看不见
花，也能感受它的存在，一条香气
的河流在山间流淌，悄无声息，绵
绵不绝。

五 月 菊 的 名 字 是 我 随 口 叫
的，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查了
很多资料，仍然不知。五月菊的
叶子像灰灰菜，花朵却完全是小
雏菊的样子，金黄色的花瓣和花
蕊，挤挤挨挨，像一群有着阳光姓

氏的孩子，光着脚丫在竹林奔跑，
在树下捉着迷藏。

村庄的犄角旮旯也随处可见
五月菊的身影。皖南老房子多，
有些老房子年久失修，没有人住
了，五月菊就大模大样地入住进
去，占据了墙根、天井、前后院子，
甚至跨上了那有些颓塌的墙头，把
荒废的老房子变成它们的夏宫。

益 母 草 是 唇 形 科 的 草 本 植
物，唇形科的植物开起花来很有
意思，张着性感的大嘴，下唇突出，
向外夸张地伸着，滑稽地吐着舌
头。益母草不像五月菊那么繁茂，
不留意的人很难看见。我之所以
看见，是因为它的名字，每次看见
它就会想起住在乡下的母亲。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文字里写
过野草莓，也为它写过诗，野草莓
仿佛是我情窦初开时爱过的人，那
爱是发乎天性的，纯洁的，没有丝
毫欲望的气息，仅是对这人间美好
事物的倾心。每年入夏，我会到野
外采一些野草莓，只是这几年来，采
野草莓已变成不那么容易的事
了。湖边空地被大片开发，建成了
楼盘；村庄边上和茶园里的野草莓
不能摘，很可能有除草剂的残留。
只有走很远的山路，去到少有人迹
的山林深处，遇见的野草莓才可以
放心摘下，在它未曾改变的津甜滋
味里，怀念一下那久已逝去的年
少时光。

野蔷薇也叫荼蘼花，入夏前
就开了，到此时已然是一副星辰
寥落的样子。想起《红楼梦》里那
句“开至荼蘼花事了”，忽觉眼前
亮晃晃的光阴黯了一下。此花开
过，便是芳菲尽时，一年春去夏又
来，故里草木逐日深。

入 夏
林
中
水
滴

www.huangshannews.cn

第 3 版

万 家 灯 火
2015年 5月 28日 星期四

1979 ，我 的 高 考
林
中
水
滴

本版责任编辑本版责任编辑 //高莉莉高莉莉

EE——mail:hsrbgll@mail:hsrbgll@163163.com.com

 吴小朋

履
印
点
点

户外，这几年很风靡的一
项运动的简称。听说户外爱好
者为了达到锻炼的效果，他们
日行几十公里，还听说，他们为
了磨砺自己，专门去行走一些
人迹罕见的地方，种种说法让
我认定，他们是极具探险精神
的一个群体。因此，对户外运
动，一直景仰，却从不敢问津。

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一
位户外爱好者，原来，户外是分
等级的，像我们不常运动的可
以参加一些一星二星的运动。
听了朋友的介绍，方才知道我
对户外运动认识的浅薄，这也
激起了我对户外的一份向往。
5月 17日，应友相约，开始了我
的第一次户外之旅。

这天早上，天出奇的好，高
远的天空，白云轻绕。好的天
气给予了一份好的心情，可毕
竟是第一次参加户外运动，心
中还是有些忐忑。陆陆续续
的，人们从四面八方会集到大
巴车上，准点，我们出发了。大
巴车上的互动活动很快消除了
我的不安情绪，迅速地融入到
这个大集体中。

一路欢歌笑语，不久就到
了位于祁门县赤岭乡境内的牯
牛降九龙池风景区，在游玩罢
山秀水灵的九龙池后，我们来
到了千年古村渚口。

渚，在字典中只有一条释
解——水中间的小块陆地。渚
口，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
距离祁门县城约 30 公里的古
村。和徽州众多村子一样，是
个聚族而居的村落，村中以倪
姓为主，后吴、胡融入，形成三

姓共居之势。
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满头

银发的老者，望着他那透着几
分道骨仙风的模样，心中顿起
敬意。而他那一开口便是标准
的普通话更让我们称奇，就听
有人询问他是不是渚口人，老
者笑着回答，是地地道道的渚
口人，早年当过兵，走南闯北
的，所以语音就有了点“部队
味”。

在老者的引领下，我们缓
缓地向村中行去。踏在那青石
板铺就的长长古巷中，轻轻地
抚摸那缀满爬墙藤和苔藓的古
墙，静静地倾听那几百年来的
忧伤与喜悦，悠悠地凝眸那铺
展在岁月堤岸上的曾经和沧桑
……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巷，循
着那浓浓的古韵，漫步到村中
的标志性建筑——贞一堂。贞
一堂门旁有块解说牌，上面说，
贞一堂为渚口村倪氏宗祠，始
建于明初，后几经毁损，于 1912
年重建，1914 年完成。因其规
模宏大，雕刻精美，素有“徽州
民国第一祠”之称。在贞一堂
门前广场上摆放着的 18对旗杆
石，据说是倪氏宗族为表彰子
孙博取功名所留下的。

阳光静静地挥洒在浸润着
岁月沧桑的古祠堂上，透过门
棱看过去，错落有致、宏伟壮观
的横梁与木柱赫然入目。急步
走入，仿佛一下子走进了几百
年前，仿佛回到了那肃穆庄严
的宗族议事大厅……

细细品味，静静体悟。“走，
去一府六县看看。” 一府六

县？这个小村子还有府衙吗？
带着疑问，随着人流，来到一座
老宅前。走进老宅，听银发老
者的介绍才恍然大悟。原来，
这只是一座老宅院，只因宅子
的主人曾经任过知府，其弟又
任过知县，房子又分六个生活
区，暗合了徽州的一府六县，故
此人们将这座宅子称作一府六
县。不过，是主人故意为之，还
是后人故意称之，就不得而之
了，但从精美绝伦的雕梁画栋
中可以看出那曾经的富贵繁
华。

徽 州 很 多 古 村 都 植 有 樟
树，渚口自不例外。看过一府
六县，老者便带着我们向千年
古樟行去。远远看去，灰褐色
的枝干上，丛丛簇簇的嫩绿如
绿色云烟般向天空蔓延。走到
近前，发现在樟树的根部砌了
一个祭祀的池子，早就耳闻，有
些地方将樟树与鬼神相连，没
想到，在渚口，亲眼目睹了。

徜徉在新修建的村间小道
上，两旁，草色深深，有白色的
串串小野花在绿色的缝隙里生
长，那一滴滴清翠，那一朵朵蕊
黄，在柔软的绿色世界中，风情
万种地蹁跹起舞，引得众多美
女纷纷停下将倩影留存。

浅夏的风，旖旎着一份绿
色的心情。我的第一次户外运
动，就在那渐行渐远的白墙黛
瓦、青石小巷、绿树夏花、天空
白云中画上了一个悠长的省略
号……

 吴 静

走渚口
人
在
旅
途

湖北清江：
一帧山水一幅画

新华社发（杨顺丕/摄）

茶余
饭后

1.高山之下 （猜字一）
2.孔孟游学都有 （猜字一）

（朱来平原创）
上期谜底： 1.允 2.瘁

 张家伟

英高校着力科研应对“超级细菌”
科
技
与
健
康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26日发布
公告说，该校已获英国政府约 100
万英镑资助（1 英镑约合 1．54 美
元），开展一项针对抗生素耐药性
机理的研究，以找到更有效的办法
应对这一困扰全球的公共卫生问
题。

英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目
前已获得政府总计 500 万英镑的
资助，对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展开深
入研究。纽卡斯尔大学也参与了
这一大型研究计划。

据介绍，该校研究人员将对细
菌细胞壁中一个重要成分“肽聚
糖”进行分析，这种物质是青霉素
等多种抗生素对细菌发挥杀灭作
用的一个关键点。

医学界目前对肽聚糖的构成

及作用机理等问题还了解不多。
研究人员认为，只有弄清抗生素如
何通过肽聚糖作用于细菌的机理，
才能进一步找到更有效的抗生
素。参与研究的纽卡斯尔大学教
授里克·刘易斯说，研究团队希望
通过这个项目为学界和医药企业
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

“超级细菌”威胁。
自上世纪 40 年代被发现以

来，抗生素让人类平均寿命增加了
10 岁。过去 25 年中，进入临床应
用的新型抗生素种类急剧减少。
与此同时，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
用，细菌的耐药性也在不断增强。
当某些细菌对几乎所有抗生素都
有耐药性时，它们常被称为“超级
细菌”。 （据新华社）


